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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地域和当时实施的背景来看，它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有密切关系；从改革的进程和内容来看，它也可以自成系

统。以往研究清末川边改革的著述，多探讨赵尔丰的治边政绩，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从清末川边改革的整个进程讲，似乎缺乏完整

性，从内容上说，也有不全面的地方。本文拟把清末川边新政改革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讨，不妥

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末川边改革的具体原因  

    清政府在川边推行新政，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川边有密切关系。清末川边，指的是四川省和西藏邻近的藏族居住区，即今四川省甘孜地区和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帝国主义对川边藏区的侵略，是从派遣传教士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传教士首先进入川边藏区，先后在康

定、巴塘、盐井、道孚、炉霍等地建立教堂。随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也来到川边藏区，在康定、巴塘等地建立教堂。这些外国传教士以威

胁、利诱、讹诈、强占等方式，在川边藏区大肆掠夺藏族人民的土地，然后再把这些土地出租，进行封建剥削。据档案资料记载，在盐井地区，

法国教堂设立50多年来，“诱置民间之地甚多”，仅在噶打、宗格、宗格中、清隆、力本、格拉六个村庄，就掠夺了可以播种6石2斗5升种子的

土地114块。1 美国在巴塘的教会也掠夺了近200亩的土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传教士又在巴塘以年租170藏洋和39年的期限，强夺土

地55亩，垒墙筑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还采用欺骗手段抢占藏民房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国牧师就曾骗取藏民

的产业，将6间房屋议定租期3年改为6年。  

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还在川边藏区不断制造事端，扰乱社会治安，恶毒挑拨藏汉民族关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道孚汉民王志仁开垦荒

地，与藏民严四洪发生争地纠纷。王志仁入了耶稣教，严四洪进了天主教，于是，在双方教会的操纵下，两边“抗不遵断完结”，教会主教、司

铎还“迭次致函”当地清政府官员，“颇形要挟”，“强词夺理，旋允旋翻”。2 法国司铎为了诱人入教，竟向道孚百姓扬言：如能全体信奉天

主教，定将王志仁所垦之地争回。与此同时，他又煽动说：王志仁开垦道孚河坝官地，严四洪等既不挡于开挖之际，又不阻于开挖之时，及至稞

麦成熟，始行出头滋扰。企图制造藏汉民族之间的仇恨，从中渔利。  

除了传教士以外，帝国主义分子还以游历为名，在川边藏区进行侵略活动，甚至屠杀当地百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沙俄政府派遣科

兹洛夫等3人，带领随从20余人，行抵距察木多8站的琐图地方，“百姓并未滋事，洋人竟枪毙百姓男女二十一命，受伤十九名，烧毁房屋，抢去

马匹，其余琐图百姓逃亡殆尽。”光绪三十三年，美国驻重庆领事德门内在从巴塘到达维西纳姑地方时，无故开枪打死藏民，引起当地百姓极大

愤慨。3  

清末帝国主义分子在川边的活动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侵略西藏。正如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所承认的：“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

宏大的计划，为俄国争夺满洲，……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4 清政府官员也认识到这一点，“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且尺地寸土，有关国

家权利”，1 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清末川边实施新政，就是为了固川、滇门户，保西藏藩篱。  

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也是清末川边实施新政的重要原因。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驻藏大臣有泰奏陈川藏交界地方情形折中，曾谈到川边问

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土司，二是寺院。四川总督锡良的奏疏中也持同样看法。关于土司问题，有泰认为：“生长蛮方，不无桀骜情性，遇有锥

刀之末，亦起争端。”这里是说土司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至于寺院，则是“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权，甲于官长，稍不遂意，聚

众横行；托庇居民，肆其鱼肉；邻里借贷，间出其中，该喇嘛则重利以剥之，多方以胁之，如约不偿，则查抄备抵；甚至纵使无赖番僧，沿途抢

掠，控其追究，反索规礼。” 这里是讲寺院的所作所为已经危及社会。由于土司和寺院存在的上述问题，致使川边“巴塘、察木多交界之乍丫

一带，盗案如林，客商裹足。”2 不仅如此，瞻对暂归西藏管理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在瞻对“暴虐异常，瞻民不堪其苦”，后来“愈肆强

横，瞻民更遭荼毒。”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还威胁川边其他土司，以至于巴塘、里塘、霍尔、瓦述等十余土司，都以川省威令不行，相率依附瞻

对。因此，“早收瞻对为固川之计，即为图藏之机。”3  

很显然，只有解决川边藏区的问题，才能做到保卫四川，应援西藏。  

 

二、清末川边改革的前两阶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光绪帝谕示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

筹具奏。4 十月，四川总督锡良议复在巴塘招民开垦，并以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督办垦务。锡良在奏折中说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藏固

川”，5 从此拉开了清末川边新政的序幕。 清末川边实行新政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

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是开始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以四川总督锡良为首的四川地方官员，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是在巴塘地

区试办屯垦。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四川布政司、商务总局等详复川边开办屯垦商矿情形，认为巴塘一带气候温和，地势亦较平衍，可先将垦事筹

维举办，商矿各务兼可次第讲究。十月，锡良拣换巴塘粮员、都司前往宣谕土司，教牖番民，并派打箭炉同知刘廷恕督率其事，建昌道则常往炉

城考察。锡良表示：“巴塘垦务即办，他处如能耕作，推行较易，牧政、矿政又当次第考求，似于边务总有起色。”6 光绪三十年正月，巴塘粮

员吴锡珍提出开办垦务办法6条，包括委员宜速赴差、经费宜预筹备、办法宜分缓急、募民宜示区别、营兵宜酌拨用、线路宜量安设等内容。五

月，吴锡珍、都司吴以忠议就开垦章程12条，对招雇农夫等事做了较为详细的安排。7 二是调整行政建置。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锡良及成都将军

苏噜岱奏请将原属雅州府分驻打箭炉同知改为打箭炉直隶厅，径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事务照旧管理，巴、理塘粮员归该厅察

举优劣，核转案牍，前归雅州府属的沈边、冷边等土司及泸定桥巡检，一并归该厅专辖。光绪三十年三月，清政府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

多，以便居中策应。 第二阶段，从光绪三十年十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是深入实施并受到挫折阶段。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的改革措

施，以及清政府平定巴塘事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凤全轻骑减从，酌带弁勇出关，于十一月十八日行抵巴塘。

他以里塘盗风甚炽，进藏大道不靖，并筹划收回瞻对，奏请变通驻地，留驻巴塘半年，打箭炉半年，屯垦练兵。凤全（？—1905年），满洲镶黄

旗人，以举人入赀为知县，“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1 他在川边推行新政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勘办

屯垦。凤全在巴塘连日逐处履勘，落实可耕而易成土地五、六千亩，随即加派差遣委员四川已革候补知县秦宗藩、贵州试用巡检陈式钰，拨勇加

工，会同核实开办，计划1年间约可成田1，000余亩。饬炉厅同知刘廷恕在炉霍试办垦务。二是整顿军制。裁汰关内防军两营，归并一营，合前

募之军，共1，000人，分扎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七防三垦，饷章营制悉仿湘军。三是筹办收回瞻对。凤全认为，瞻对本川省藩篱，收

还实保固根基。他建议应请饬下办事大臣有泰设法开导商上，早为定义，迅赴事机，实为第一要义。四是抑制喇嘛教的发展。光绪三十年十二

月，凤全奏请限制喇嘛寺人数。他在奏疏中写道：“里塘地方土司积弱，日以浚削番民为事，十室九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

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抢劫频仍，半以喇嘛寺为逋逃薮，致往来商旅竟向喇嘛寺纳贿保险，即弋获夹坝，辄复受贿纵逸。”

凤全认为：“惟是尽绝根株，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即此不图，相率效尤，恐以后办事亦多掣肘。”他最后提出：“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

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暂缓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家属领回还俗。”2 

凤全这里说的旧制，是指雍正初年清政府平定罗卜藏丹津青海之乱后的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3 

但是，雍正初年和清朝末年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凤全援引旧制，用意虽好，却是行不通的。 果然，凤全抑制喇嘛教发展的意见首先遭

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反对，泰宁、巴塘、里塘的喇嘛也群起攻之。达赖喇嘛不欢迎凤全任驻藏帮办大臣，派人到巴塘进行煽动阻挠。由于达赖

喇嘛集团的煽惑，巴塘正副土司竟称“凤全教练洋操，袒庇洋人，应即加之诛戮”。巴塘的喇嘛主使当地藏众“出而掳掠，并声称阻止练兵开垦

等事，扰及近台。”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值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集团签定条约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害怕清政府在西

藏以及川边藏区实施新政会危及到它的利益，便对达赖集团施加压力，对清朝中央政府极力诋毁，使清政府“威望尽失，此事亦足以增加巴塘之

骚动”。5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了巴塘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巴塘丁林寺喇嘛放枪击伤清政府官兵，此后又焚烧垦场，纠结

日众。二十八日，“番匪乘机焚毁教堂，勇丁被拒杀者二十余人。署巴塘都司吴以忠，随员秦宗藩并死其难，粮署亦为劫掠。众番汹汹，解喻不

散。”三月初一日，凤全及其随行人员50余人由巴塘移驻里塘途中，在红亭子地方，“即见番众埋伏突出，前后截杀，凤全督勇博战，相持良

久，终以匪众勇寡，遂与随员勇役等五十余人尽遭戕害。”6 凤全自光绪三十年四月接替桂霖任驻藏帮办大臣后，募勇出关，勘办屯垦，议收瞻

对，奏请限制喇嘛寺人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感怀时局，激发忠诚”，“于巴垦、炉矿以及筹议瞻对等事，莫不殚精区划。”然而，他最

终连同法国两传教士一起被藏民所杀，巴塘天主教堂也被焚烧。对此，清政府官员和巴塘百姓有不同的看法。 锡良在奏折中说：“惟喇嘛骄玩

日久，骤欲分其势以恤番民，无如番俗素崇释教，不明凤全保爱之意，转予喇嘛以煽动之端。”1 巴塘百姓的意见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说：“去

年十一月十八日，有凤大人随带兵勇人等到台，随即吩谕教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又私开汉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户口名册。因巴塘上年

安设有法国教堂三处，自该外国洋人在台之后，行动冒犯神灵，污秽天地。是以年来人物患疾，代降灾异，五谷荒旱，比先年收成一半无有。正

值百姓饥饿寒苦时节，忽来兵勇多人，吴统领又招聚外处土工多人，地方所产粮食尚不足本地人民度活，今又来往别处办运粮食，一味靠着就地

之粮。又吩示所卖粮食概不准百姓买卖，尽被官员发给兵勇、土工吃用，不管百姓有吃无吃。兼之，地方官民自度维艰之时，尚勒令估卖粮食。

官民等万般无奈，即将养瞻公粮一并呈缴空虚，自用亦无所存。又吩谕如有不卖者，定使兵勇、土工人等去吃大户。所有自凤大人到台以来，迄

今数月，应支汤、打役、牛、羊、鸡蛋、柴草、豆料，总共百姓算来二千余两。此乃百姓应支差项，此苦此情，无处诉告。所有众百姓在巴早晚

诚敬佛门，遵奉黄教经典。……今凤大人到巴以来，不以释教为重，时常当堂对众言道：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二百余名即行还俗，

如不遵允，定行诛戮。众百姓闻此之下，公议递具夷禀。……孰料具禀之后，不惟不准，反以恶言斥责。又诬百姓为盗，以寺僧为窝户主谋，全

不怜惜众僧百姓性命。一面私自申发文书，调兵运粮、军火枪药。……勇丁等在街传言去调兵，来时先打寺院，后灭百姓等语。……凤大人与吴

统领商办将巴塘汉夷百姓僧俗尽归与洋人管辖。……”2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凤全在巴塘实施新政的举措，因为社会环境的复杂，各种矛盾的交

叉，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危及到了喇嘛寺院的利益，藏族百姓又多信仰喇嘛教，所以没有得到藏族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喇嘛寺院反而煽惑藏民

反对凤全的改革。此外，外国传教士和教堂在巴塘的活动，引起了藏民的不满，而凤全对外国传教士和教堂的保护性措施，使当地藏民感到愤

慨。还有，凤全在巴塘的一些征购性措施，直接损害了藏民的利益，使他们本来就已经很艰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最后，凤全及其部下一些

带有威胁性的言行，激化了本已就很尖锐的矛盾，对被喇嘛寺院操纵的反对清政府的势力铤而走险客观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总之，凤全在川边

推行新政，态度有些急进，方法过于简单，没有顾及藏民心理承受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达赖喇嘛集团企图保住并扩大在川边的势力，因而唆使

川边喇嘛和土司伺机生事。正是这些多种原因，酿成了凤全被戕的巴塘事件，清政府在川边推行的新政也受到了挫折。 巴塘事件发生后，清政



府采取了稳定川边形势的措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四川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赵尔丰奉命率领军队开赴川边藏区，同时以巴塘、里塘

隶于建昌道。四月下旬，赵尔丰等抵达巴塘，很快查清了凤全被戕事件的原委，并把这一事件的主从凶犯申奏清朝中央政府。从光绪三十一年四

月到六月，清军先后攻克泰宁、巴塘，火焚丁林寺，马蹈七村沟，泰宁寺安分喇嘛则梵修如故。巴塘形势稳定后，马维骐奉调回川，赵尔丰任炉

边善后督办，统兵留驻，办理善后，根据新的形势，对军队重新进行了部署。  

 

三、赵尔丰在川边全面实施新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初，四川总督锡良上折密保赵尔丰，称他“坚忍卓绝，忠勇无伦”，“开诚布公，信赏必罚”，特别强调他在用兵

里塘过程中，“不强之来降，惟徐结以恩信，各番遂先后归顺，逆势以孤”。3 同月，锡良等奏请设立川滇边务大臣，认为这样可以“川、滇、

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4 于是，清政府决定照宁夏、青海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为首任。七月，赵尔丰正式上任。光绪三十

三年（1907年）正月，清政府复派赵尔丰护理四川总督兼边务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又委任他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

清政府为了支持赵尔丰，使他办事不掣肘，又特将其兄赵尔巽由东三省将军调任四川总督，“以免杆格，而便联络”，“无分畛域，随时接

济”，1 利用四川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营川边藏区和西藏。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免除赵尔丰驻藏大臣职务，“仍专任边务”，

“为藏声援”。2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到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川边新政进入了全面展开的第三阶

段。 赵尔丰（1845—1911年），字季和，奉天（今辽宁）铁岭人，隶汉军正蓝旗，以山西知县累保道员。他在奏疏中曾讲过这样的话：“中国

幅员辽阔，凡于边地，非事羁縻，即成瓯脱。从前闭关自守，四境义安，任其优游于化日光天之下，同蒙覆帱之深恩。乃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

环伺，皆侵侵以辟地殖民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所有从前属地而未经编籍者，外人即指为彼之所觅殖民地，强为占据。以现在局势而论，尺

寸之土，皆当早为经营，不可再落人后。惟边地从未设官，久失纪理，为藏番侵占而无所稽考者，已不知凡几。而彼占去地土，除苛虐百姓，别

无所事外，远者则不暇兼顾，几与弃地无异。从前藏人恭顺，全藏皆为我之属土，虽偶有盗窃，朝廷一视同仁，悉置不问。乃自已革之达赖喇嘛

阿旺朗结陡思叛逆，时起异谋，不惟藏人耳目心思为之一震，即外人虎视之心，亦炽不可遏。盖阿旺朗结所依附者在俄而不在英，人所共知。今

日之藏，实为印度屏蔽，英人视之，有如卧榻之侧，岂肯令俄人占据，其不能一日忘藏者情也，亦势也。……英人觊觎藏地已非朝夕，盖以其山

川蓄积富厚，得之利将不赀。”3 这段分析时局的言论，反映了赵尔丰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警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他在川边实施新

政，正是这种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赵尔丰在川边实施新政进行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概括说来，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

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 首先，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

县。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从巴塘、里塘开始，到革什咱等处改设丹巴县止，在时间上，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约有

6个年头；在方式上，有的使用了武力，有的采用了和平手段。 赵尔丰平定巴塘、里塘后，“百姓皆愿设置汉官，再不愿土司管辖”。于是，他

令巴塘粮员吴锡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清查户口，规定粮税，疏通大道，以便转输”。4 以贵州候补知县王会同为盐井委员，前往招安，兼征

盐厘。委四川候补州判姜孟候赴乡城一带晓谕，抚绥地方。并决定：“正当改流之始，所有夷民田产，不准施送喇嘛，私相接受；及嗣后执业田

产，均须请发印契，永为世业。”5 后来，改巴塘为巴安府，盐井为盐井县，三坝为三坝厅，乡城为定乡县。改里塘为理化州，稻坝为稻城县，

贡噶岭设县丞。改中渡为河口县，打箭炉为康定府。设炉安盐茶道，驻扎巴安府，统辖新设各府州县。炉安道设兵备兼分巡道1员，加按察使

衔，兼理刑名。康定府设知府1员，管理地方钱粮词讼，以理化1厅，河口、稻城2县隶属。巴安府设知府1员，以三坝1厅，盐井、定乡2县隶属。

贡噶岭县丞1员隶于稻城县。理化设同知1员，三坝设通判1员，四县各设知县1员，并管监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德格土舍多吉

生格情愿将全境土地、人民纳还朝廷，赵尔丰奏称应准其所请，将德格全境收回，设官分治，并拟请赏给该土舍都司官职，准其世袭，每年由德

格征粮项下，拨银二、三千两，以资其用度之费。德格土司原有二品顶带花翎，该土舍照旧戴用。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高日、春科两土

司均情愿将印信、地土、百姓交还朝廷，赵尔丰奏请改土归流，并在郎吉岭设官管理。贡觉所属僧民人等，因受藏官苛虐，也愿改设汉官。宣统

二年正月，江卡九地土百户等禀诉，希望朝廷收回江卡全境，听从汉官管理，不再属藏。1 宣统二年三月，赵尔丰、赵尔巽会奏：拟在登科地方

设知府1员，名登科府，在龚亚设知州1员，名德化州，在杂渠卡设知县1员名石渠县，在白玉设知州1员名白玉州，在同普设知县1员名同普县。

地方钱粮、词讼、监狱一切事务，由各该管地方官专管。两州两县均隶于登科府。拟在登科府治设分巡兼兵备道1员，名边北道，统辖各府州

县，以资督率。赵尔丰等还制订了拟设道府州县设治章程18条，其中规定：所设兵备道1员，禀承边务大臣命令，考核所辖府州县并兼理刑名事

务，府州县命盗各案均由该道核转，遇有兵事，准调遣境内边防各军，一面知会该军统领札饬各营遵照，无事该道不得随意调用营勇，有事该统

领亦不得故意阻挠。道府州县各衙署，不准有书吏名目，准由内地招募文理通顺生监学生等出关，设为司事、司书，分科办公。司事分吏治、外

交、民政、农工商、度支、礼、学、邮传、军政、法、检验等科。2 宣统二年五月，察木多、乍丫、类乌齐三呼图克图带领各部头人到赵尔丰大

营，陈恳情愿改流。赵尔丰奏称拟将察木多设知府1员，名昌都府，乍丫设知县1员，名察雅县，思达塘设知县1员，名思达县，类乌齐与西藏未

定界以前，暂归该县管辖，将来桑昂、杂瑜改设县治，同归昌都府管辖，以资联络。六月，麻书土妇禀请将麻书地方改土归流。3 宣统二年十二

月，赵尔丰奏陈收服桑昂曲宗，及西南各部设官分治，改桑昂曲宗为科麦县，杂瑜为察隅县，妥坝为归化州，原梯龚拉为愿梯县，木牛甲卜为木

牛县丞。 宣统三年正月，三岩剿平，赵尔丰提出改流设官。拿获潜逃土妇央机，追回孔撒、麻书两土司印信号纸，赵尔丰奏请将孔撒、麻书两

土司改流设官。4 宣统三年二月，会议政务处议复提出：道府州县设治章程18条，分设科目过繁，且地方官只理民教、词讼，不得谓之外交，

礼、学两科及法科、检验科等均可酌量归并，道员有兼管兵备、督率府州县之责，权限亦与府州县不同，应予划分清晰。打箭炉为古康地，既改

打箭炉为康定府，而道缺仍称炉安，殊嫌未协，应定名为康安分巡兵备道，该道兼理刑名，按察使现已改为提法使，应即改加提法使衔，以归划

一。5 不久，民政部奏准将各省土司改流设官，指出川边土司未改流者十之六七，如瞻对、察木多等处拟办而未实行，应即改流设治。6 从此，

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纳入全国统一进程的轨道，从而促进了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进程。 从宣统三年二月下旬起，到同年闰六月止，川边藏区相继



改土归流的有：得荣、东科、白利、朱窝、罗科、瞻对、灵葱、绰斯甲、革什咱、明正、孔撒、崇喜、鱼科等土司管辖之地。瞻对五土司地方归

并为怀柔县。灵葱土司全境由登科地方官管理征收粮税。罗科、朱窝归并炉霍，改为炉霍县。孔撒土司地方设甘孜县。鱼通、木雅、孔玉、木居

城子改为康定府。冷绩、沈村、咱里改为泸定县。菩萨龙、三安龙、墨地龙、麦地龙、三盖龙、八阿龙、迷窝龙、洪地龙、湾坝龙改为九龙县。

白孜、夺浪中、巴衣绒、宜马宗、八角楼、崇喜改为河口县。鱼科、泰宁、渣坝三村改为道孚县。巴底、巴旺、革什咱改为丹巴县。俄洛改为果

罗县。色达改为达威县。绰斯甲改为周来县。察木多粮员改为同知。乍丫设理事通判。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代理边务大臣傅嵩  奏请建立

西康省。他在奏折中指出：“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焉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未定之故。”

“边地未开办以前，藏距川远，藏人时有不轨之谋。”“边地改设行省，编练重兵，建威即可消萌。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

备。”由此可以看出，筹建西康行省和西藏形势有密切关系。奏折中还提到了建立行省的条件，以及应改官制的情况：“边地所设府厅州县，各

管地面，皆地足以养民，民足以养官。所征粮税，可敷各属员司廉俸办公之用。”“边务大臣，改为西康巡抚。原设边务收支局，改为度支司。

原设关外学务局，改为提学司。原设康安道，改为提法司。”1 虽然，由于后来时局的变化，终清之世西康建省未能实现，但是，它却反映了清

末川边改土归流、行政建置变革的轨迹，并为民国年间建省奠定了基础。 其次，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川边地区藏民多从事农牧

业，很少耕种，加之原来土司不准民间私自开垦，所以各处都有许多可耕的荒地，仅桑昂到察隅620里沿途上，就“土壤之膏腴，水道之便利，

林木之蕃盛，地势之平衍，随处皆是”。“大小平坝二、三十处，有十余里为一坝者，有四、五里为一坝者”，可置良田数万顷。2 其它地方，

也多水土沃美。川边垦荒主要采取官招民垦方式，垦荒者要到地方官那里承领执照，方准耕种。由官给工食的，垦地所产稞麦一概归官，第二年

若能自备口食，官只借给籽种，准照五成纳粮外，再将籽种还官，平出平入，不取利息，第三年后照章按等完粮。自备口食开垦的，第一年免其

纳粮，第二年后即照章按等完粮。所谓照章按等完粮，是指下种1斗者，纳官粮1斗，或1斗2升，按土地肥沃程度，定纳粮多少。作为官佃，这些

垦地准许垦夫世世耕种，如垦夫犯法，官府可立时夺佃驱逐。官招民垦一般都订有垦务章程，章程中对垦务如何进行有明确规定。 除官招民垦

外，也有军垦。赵尔丰曾在内地招募3营，“稍加训练，率之出关”，一面试行垦种，一面防守地方，“化出关之兵为民”。3 还有喇嘛垦荒。

因连年歉收、实为寒苦的喇嘛，允许其中年壮、年幼以及不肖者还俗开垦，耕种三年之后照章纳粮。 和垦荒结合进行的是兴修水利，种植树

木，成立农事试验场、改良所、农牧研究会等。打箭炉南门关外“颇多良田，因乏水源，易形亢旱，难于播种，荒芜日多。昔年寄寓汉民约一千

二三百家，后耕稼艰难，谋生不易，迁去四百余户。”打箭炉同知王典章了解情况后，修了永济渠，引支河水灌溉。渠宽5尺，长6，389丈，其

中新开段993丈。4 除修渠外，还因地制宜制造灌溉筒车、水碓等器具。 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便栽种树木。所有林木，只有报明地方官勘

明，才准许伐用，民间不准私卖。就近官署的林木，则永为官物，不准任何人取用。对于不成材者，民间方可取作柴薪。 为了开化边荒，重农

训俗，改良种植，推广进步，川边一些地方成立了农事试验场，试种各种蔬菜果木。其中登科农事试验场比较著名。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

该场试验种植的类别有：杂粮类：小麦、黄豆、绿豆、大、小豌豆。菜蔬类：奉天产美国菜豆，奉天产美国白三石菜豆，奉天产日本极长菜豆，

奉天产日本赤蔓菜豆，奉天产日本早熟菜豆，矮四季豆，长四季豆，四季豆，小峨眉豆，花四季豆，扁豆，豌豆，刀豆，旱菜，长茄。以上15种

均系外国籽种。青菜、白菜、莲花白菜、冬萝卜、红萝卜、白萝卜、莴笋、蒜、葱、韭菜，以上10种均系内地籽种。瓜果类：南瓜，□瓜，京

瓜，核桃，桔子，枣子，花椒，梨，菊花，以上9种均系内地籽种。东瓜，丝瓜，地瓜，祜瓜，苦瓜，以上5种均系外国籽种。到宣统三年二月，

登科农事试验场试种情况已有结果。杂粮如黄豆、绿豆、包谷等种，萌芽很好，因被霜灾，均未结实。蔬菜成熟的仅10余种。不过，小麦、胡

豆、豌豆、外国豆均已成熟。场中出产抵还官地粮资以及场丁口粮外，还有剩余。为了“讲求树艺培植之法，以全种全收为效验”，登科农事试

验场附设农事改良所和分所，讲求积肥、整地、制造农具、改良水田等。所设所长、董事，分所设保正、董事，定期召开会议，商讨改良等事。

1 同普农业试验场成立于宣统三年二月。该场成立后，曾派人到雅安、荥经等地采购各种杂粮、菜蔬、花草，教民播种；还购买马铃薯、大豆、

燕麦，分发各县试种。2 宣统二年七月，为了改良当地农牧业，定乡设立了农牧研究会。3 垦荒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川边地区的荒地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开发。乡城正斗村地方，原四川乐至县人张录明，三年之内，带领其妻等3口人，开成熟田10余亩。炉霍屯南各处，20余户汉民，两年

之内垦出土地三、四百亩。巴塘桃园子、茶树山等处，自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元年，垦地991亩2分。松堆等15村、215户，开地252亩。4当然，

和大量尚未开垦的荒地相比，川边地方垦荒还是很不够的。二是有关技术传到了川边地区。垦夫内有泥、瓦、木石、金、银、铜、铁各种匠人，

他们除垦地外，也可受雇于当地百姓，“随雇随到，不准假故推诿”。5这些匠人的技艺对川边地区有一定影响。此外，有关农业技术，通过农

事改良所等机构，也在川边地区有所推广。 川边地方盛产牛皮，实施新政以前，因为不懂得制革技术，致使大量牛皮行销海外，所需熟皮反而

以重价从国外购买。实行新政以后，为开通藏民风气，振兴地方实业，收利权以备军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巴塘设立了制革厂，

由四川省制革厂内调用谙练匠人前来传授制革技术，同时选派聪明俊秀的藏族子弟到四川省制革厂学习制革方法。巴塘制革厂由边务大臣委员负

责管理，具有官商合办性质。该厂生产的各种皮革、军用靴鞋、图囊等物，在南洋劝业会展出时，获得超等文凭和银奖牌。宣统二年，登科制革

厂设立。该厂用藏地制革法生产，产品卖给当地藏民。 川边地方生长构树、漆树和竹，它们都是造纸原料。稻城委员冷家骥以关外设治伊始，

衙署、局所、行营、学堂都需要纸、墨，便在宣统二年六月，在稻城试办造纸厂和制墨厂。同年十一月，鸡贡地方也试办了造纸厂，到十二月

时，已造纸1千余张，到宣统三年，更生产细纸10，458张，粗纸2，520张。宣统三年二月，商人宗锡钧也在稻城创办了造纸厂，既能造粗纸，也

能造细白纸。6 川边地区矿产丰饶，内地商人向以道路艰险，不肯投资开厂。边地藏民又惑于神山风水之说，以致弃利于地。实施新政以后，这

些矿藏得到了开发。一是金矿。光绪三十一年，泰宁设立了金厂，淘金工多至六、七百人，少亦有二、三百人。德格地区扩络垛金矿很旺，地方

官员在这里开办金厂，招工开采。当地百姓到厂学习，每人月给口食藏元10元，一、二月学成以后，自备口食，在厂开采，得金只准卖与本厂委

员，委员照市价收买。毗连乡城、贡噶岭的水落、燕溪河两处金矿质地较好，从光绪三十二年起，贵州修文县监生刘光烨就到此勘察。宣统元年

七月，他自备经费，不借公款，不招洋股，探办金矿，开办金厂。宣统二年二月，毛丫头目阿聋、噶吗及商民范长兴等自费试办金厂，其中的长

兴厂地面宽至300余丈，有二、三十名工人。范长兴还兴办了大兴金厂，厂地东西300丈，南北260丈，有工人2棚计30人。宣统二年七月，商人周

荣山、贺藩卿试办纳利石金厂，每棚定15人，不拘棚数，得金之日起即起课，每棚月纳金4钱。据宣统元年闰六月里塘粮员统计，金厂认课者总

计46棚，，其中有资本稍丰金矿可常年开采的，也有资本无多冬天溪水少时就停办的，还有二、三穷民率家人随地开采维持生计的。在开采金矿

的人中，藏民多于汉民。清政府对金矿采取的政策是，棚数较多的照章令其纳课，五、六人以内不及半棚且只是家人没有雇工的，免予纳课。1 

二是铜、煤、银等矿。察木多、纳夺、德格等处有铜矿。为了开通风气，补救民生，广辟利源，宣统元年十二月，德格铜厂成立，最初只用土法

器具开采，以后才逐渐添用新的器械。继德格铜厂之后，江达、素波等地也都开办了铜厂。察隅有银矿，矿渣40斤可得净银1两，每一炉烧矿300



斤，可得净银10两。梭里山银矿办有银厂，每100斤炼银4两3钱6分，净矿210斤，煅出净银十足库平9两2钱。毛家沟煤矿储量很多，宣统二年曾

集股开办，被明正土司阻止，后决定由炉厅车务处试办。2 再次，在交通、通讯方面，修筑道路，办理邮政。从成都到西藏有数千里的路程，到

处皆山，崎岖险阻，不仅调员、募勇、招商百呼莫应，就是运粮、输饷、送械也是困难重重。只有将道路修治宽平，可以行车，才能有利于边

务，处理西藏事务也不会受到妨碍。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赵尔丰和四川总督锡良等会筹边务情形时就曾指出：宜辟治道路，修建桥梁，安设店

站，以广招徕。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四川总督赵尔巽札饬由成都到打箭炉沿途各州县各修各界，因山高岭峻，未易施工，各州县仅以敷衍了事。

后来又会商决定，由西藏至察木多一段车路，由西藏担任；打箭炉至察木多一段，由川边拨款兴修；由成都至打箭炉一段，由四川省担任。每段

需款约20余万。路幅仿照边、藏办法，以宽1丈5尺，能容牛车两辆往来为度。设立车路监工委员，用以保证修路工程的顺利实施。路边修有站

房，以利商旅。到陕西采买驾车骡马，并在陕西觅雇造车工匠。“川藏道路险阻，转运维艰，筹修车路，实系交通上切要之图。……边、藏为西

南屏障，车路乃转运所需。方今时事多艰，筹边孔亟。便交通以固疆宇，既谋蜀之要图，惠行旅以广招归，尤实边之至计。”3 当时人的这种认

识，说出了修筑道路的重要意义。 

和修路相联系的，就是建筑桥梁。中渡地方是打箭炉通往边、藏的要道，该地即所谓雅砻江，江面宽至数十丈，水流湍急，每当盛涨，舟船不能

径渡，不但影响行旅，而且影响转输饷械，非建桥不足以资便利，非仿照西法修筑钢桥，不能以期坚固。通过和比利时华法公司订立合同，购置

了钢料等物。宣统二年，延聘比国工程师在雅砻湾处安装吊式钢桥。宣统三年八月，工程正在吃紧之际，突被“明正叛匪二百余骑劫据河口东

岸”，作工器具、材料及工匠，“被匪劫掠逃散”，4 钢桥未能修成。  

除修桥外，还有造船。登科竹旦直卡、石渠夕午等渡口是商贩往来运茶必经之地，向来都是用皮船过渡，水势汹涌，经常失事。赵尔丰在这两个

渡口各造木船1只，专人摆渡，大大便利了行旅和商运。  

在邮电和邮政方面，有关设施也开始兴建。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由打箭炉安置电线，向西直到里塘。光绪三十二年，炉线设至巴塘。光绪三十四

年三月，赵尔丰致电邮传部：“川藏电线，关系紧要，必须亟修，以通声气。”1 他还提出：由巴塘至拉萨五、六千里，中间安设电局须八、九

处，以在官路安设为宜，工料运脚需银20万两。同年夏秋，邮传部派人勘测巴塘至拉萨之间的电线线路，整个线路分巴塘至察木多、察木多至拉

里、拉里至拉萨等若干段落。宣统元年正月，巴塘至察木多通电。不久，赵尔丰又准备由巴塘北至德格转察木多另安一线，再由巴塘接云南阿墩

子线，后因无款划拨，未能动工。  

川边改土归流以来，各县兴学、开垦，汉人渐多，因交通阻滞，且无邮政，公文都是派专差塘递，公务人员往往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不能与家中通

信，极为不便。宣统元年二月，赵尔丰致电军机处，提出在川边速设邮政，请指令四川邮局就近速行安设，这样既可以增加邮传部的收入，也可

以极大地方便商民。宣统三年五月，西藏邮局开通，该局准备将西藏邮政接到四川打箭炉，与内地邮政连成一气，以免外人觊觎，而我亦可操纵

自如。随着打箭炉至察木多恩达邮政的开通，川边地区的塘站也进行了调整，两站并为一站，每站用藏台兵2名，马2匹，汉人号书1名，以辅助

邮政。2  

最后，在文教卫生等方面，兴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川边实行新政以来，由于藏民不熟悉汉语，看不懂文告，而官员通过翻

译办理事件，又多有不便之处，尤其是徙贫民实边，主客猝难相洽，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这就需要设立必要的办学机构，兴

办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八月，赵尔丰上奏在打箭炉设立学务局1所，作为兴学的总汇之区，管理筹拨学费，考查规制，采购图书、仪器及延订教

习，派员劝学等事，由在籍度支部主事吴嘉谟充当总办。宣统二年十一月，打箭炉直隶厅成立了教育会，作为厅属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以本厅

教育普及为宗旨。凡各学堂教育管理员及热心教育的人，不论本籍、客籍，均可入会，每年缴纳藏元2元。教育会议决的事件有：筹集每年学务

经费的决议，关于各学堂划一教科的决议，关于各学堂存废的决议等。应理的事件有：设立教育研究会，设立师范传习所，设立各处宣讲所。宣

统二年五月，稻城、贡岭两地设立了宣讲所，宣讲员由司事及学堂教员担任。听讲人是各村纳粮的百姓，从收粮收税之日起，到粮税完毕之日

止，每天宣讲2小时。宣讲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官兵锄暴安良的，土司蛮官暴虐的，以及改良农业、振兴商务等。宣讲的目的是使百姓忠君爱

国，知道礼、义、廉、耻，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宣统三年五月，稻城委员提出设立教育研究会，以促进教育改革和进步。打箭炉成立了师范传

习所，招集川省西南两道明白事理的子弟及川省藏文毕业生，还有炉厅附近通藏语而兼识汉语的人，入所学习，以通贯语言为宗旨，以熟悉藏族

社会风情为主要内容。每学期造就两班，每班40人，身体健康、志趣端正者为合格。毕业以后，先留堂补习，遇有需要师资的地方，即派前往。

所以，师范传习所实际上就是培养师资的学校。它后来改为藏语专修学堂。  

随着各种教育机关及师范传习所的设立，川边许多地区都开办了学堂。这些学堂有普通、专业、实业等区别。普通学堂主要是学习语言，普及文

化知识。专业学堂是学习专门知识。实业学堂则学习具体的业务知识。据统计，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二年，川边地区男女官话学生毕业26堂，

总计848名。宣统二年，开初等小学14堂，女子初等小学3堂，官话40堂，女子官话8堂，实业学3堂，专门通译学校2堂，共计70堂，男女学生1，

949名。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开办的藏文学堂，在专业学堂中是比较著名的。该学堂以铸造边徼办事译员与各种实业教习为宗旨，专为练成边

材起见，招生时参用选募军人章程，不合格者不取。课程有10门，学习期限为2年。学堂教育中最重德育，尤以养成爱国心最为重要，所以以修

身、伦理为先，藏语、藏文列为第二，英语、英文列为第三，学习的内容还有国文、历史、川滇边事、藏卫沿革以及印度史、地理、测绘、体操

等。1 宣统二年在巴塘设立的巡警学堂，也是一所专业学堂。该学堂专选藏民中官话毕业生，16岁以上，20岁以下，能通汉、藏语言、诚朴耐劳

的人入学。学生毕业后给予凭照，分派新设各府、厅、州、县充当教习或巡长。2 巴塘设立的制陶学校是典型的实业学堂，实行的是职业教育。

该校主要培养陶工，所制陶器有灯盏、饭盆、砚、碟、花瓶、茶壶、砂罐等，均坚实适用。有些学堂虽然是普通学堂，但是由于所在地区有特

产，因而所学课程也有实业的内容。比如河口地区的学堂，因为学校附近野桑甚多，居民取以饲牛，学生便试行采桑育蚕，河口各校遂添设蚕桑

一科。3  



清末新政期间川边地区办学以及所办学堂的具体情况怎样呢？上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以下这些记载更可有助于我们的了解。光绪三

十四年，“上学期四区成立学堂共十八所”，“暑假以后，逐渐推广，先后又成立十六所，统计本年已成立学堂共三十四校，男女学生一千零二

十五人。”4 “办理边学，届今四年。统计成立学校：东、南两路已逾百五十所；加以西、北两路及炉厅各属计算，实二百有余，规定处所，尚

不在内。”5 “巴、里塘各处已遍设初等小学堂”。打箭炉城内“设一夷民学堂，即照蒙养学堂或初等小学办理”，“每乡亦筹设夷务学堂一

所，即照城内夷学办理”。“夷民子弟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有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夷民入学以后，与汉民子弟读书者一体

优待”。6 “巴塘一隅男女学生等，先学汉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学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能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

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女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7 绒坝官话学堂，

男学生30余人，女学生20余人，有人“一刻即能认熟教科书中十余字、二十余字不等。其学生有中等质性亦可一时认熟八九字”。8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对于贫苦的学生，学校给予一定的照顾，尽管办学章程中没有这一规定。稻城学堂对实在贫苦无依的学生，量给口食，“以

免贫寒不能向学之苦”9 贡噶岭学堂有极贫学生26人之多，准予每名月给大麦5升，青稞5升。10 学校使用的教材，也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比如《三字经》是川边学堂教材之一，它的一些提法尽管有不妥之处，内容却紧密联系了川边藏区的实际，这里引录于下：  

川藏间，有瓯脱，炉里巴，地廖阔。土三危，此一隅，名喀木，亦曰康。炎帝裔，伯夷甫，迁于斯，作初祖。黄帝子，曰昌意，居若水，亦其

地。当上世，号文明，论种族，皆弟兄。迨唐虞，捐西鄙，不百年，为戎矣。历三代，阻边陲，民族弱，它族滋。秦西羌，唐土蕃，互雄长，可

得言。贞观中，始□□，两尚主，卒交哄。李德裕，与韦皋，威绝域，著勋劳。炎宋兴，赵太祖，大渡河，划玉斧。西南徼，弃不取，三百年，

无宣抚。元世祖，始置司，乌斯藏，郡县之。明代兴，许互市，封法王，黄教兴。市茶布，今炉关，界藏卫，宁静山。番僧□，溺经咒，尊活

佛，习俗囿。崇德间，朝盛京，知中国，有圣人。夷慕化，此最早，膺天褒，同覆帱。康雍乾，数西征，臣准廓，濯王灵。历史事，约略备，今

归□，有数利。昔土司，压制多，改郡县，无催利。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尔边远，少知识，

入学堂，知大义，其要旨，两言总，一忠国，一尊孔。圣天旨，□□□，勤向学，莫忧贫。若巴城，与乡城，地温暖，宜农耕。若理塘，药材

富，毛与革，工艺茂。产金矿，甲五都，输百货，打箭炉。区域广，万山峙，天然界，二千里。西藏卫，东四川，北青海，南界滇。我有利，莫

外溢，我同种，莫立异。别姓氏，通婚姻，化蕃汉，笃尊亲。民智开，设行省，川滇藏，庶无梗。尔学生，各勉旃，入版图，亿万年。1  

川边地区官印刷局的设立，对兴办学堂、发展教育起了促进作用。川边向来没有印刷机构，也从来没有印刷过汉文书籍。宣统二年七月，巴塘成

立了官印刷局，购买机器，从内地招印刷工匠、雕刻工匠，印刷学堂书籍等，比较及时地满足了各种学堂对课本的需要。  

川边地区向无医药，实施新政以后，练兵、屯垦、兴学、招商，内地人纷纷来到川边，生病之后，医药难求。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派人由内地

购买了大量药材，又选派了许多医生，在里塘、乡城、巴塘、盐井等地开设药铺，给人看病，不取分文，药品则按多少贵贱收费。光绪三十四

年，还从内地延请牛痘科医生，前往里塘、巴塘、乡城、盐井等地为民间藏族儿童放种牛痘，给患痘症的藏民医治，不收费用。数以千计的病人

解除了痛苦。鉴于川边地区藏民得痘症的人很多，死亡率又比较高，在购买药品、延请医生的基础上，赵尔丰又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和十月，以

及宣统元年，分别在里塘、巴塘、定乡、盐井、稻坝、德格、河口、登科等地设立了医药局，诊治施药。医药局定有章程，每局设内科医生1

名，牛痘医生1名，医工2名。内科医生专治汉、藏人一切病症，牛痘医生随时下乡点放小儿牛痘，医工专炮制药品，帮同内科医生管理药材。2  

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是改良卫生，建立厕所，打扫街道，提倡孝敬父母，提倡一夫一妻制，改变丧葬方法等。3  

 

四、简短的结语  

 

清末川边地区的新政改革，通过改土归流，建置府县，废除土司制度，取绨寺庙干预政治的特权，加强了清政府对川边地区的直接统治，抵御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交通邮电，密切了西藏、川边

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川边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兴办学堂，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提高了川边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了汉

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团结。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社会进步。  

 

 

      （资料来源：原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1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z]，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18—521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54—156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25—126页。 

4 《库罗巴特金日记》[j]，苏俄《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31页。 

1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518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8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5—17页。 

4 《清德宗实录》[z]卷519，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丁酉。 

5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3页。 

6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5页。 

7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9—10页、11—14页。 

1 《清史稿》[z]卷453，“凤全传”。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40—41页。 

3 《清世宗实录》[z]卷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63、47页。 

5  台克曼：《西藏东部游记》[j]，《边政》第9期。 

6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53页。 

1  以上引文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53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43—44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87页。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90页。 

1 《光绪朝东华录》[z]（五），总5857页。 

2 《清史稿》卷469，“赵尔丰传”。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592—593页。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92页。 

5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92页。 

1  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495—496、526、543—544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595—599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677—678、705—706页。 

4  以上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835—837、842—843、845—847页。 

5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853—855页。 

6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878—879页。 

1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033—1034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567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86、187页。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40、241页。 

1  以上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640—642、860—861、818—820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888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727页。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79页；中，第317、405页；下，第797页。 

5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78—279页。 

6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821、887页。 

1  以上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394—396、607—608页；下，第823、777、838—839、936—938、1016—1018页。 

2  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685—686页；下，第785—787、1027—1028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754页。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129—1130页。 

1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76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976—977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712页。 



1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93—95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712—714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682—683页。 

4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57页。 

5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958页。 

6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47页。 

7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841页。 

8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975页。 

9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700页。 

10 《青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759页。 

1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963—965页。 

2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01—202、255、269页；中，第293—295页；下，第851页。 

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00—103页；中，第673、783—785页；下，第781—782页。 

文章录入：zhangzy    责任编辑：wuyf  

● 上一篇文章： 清末西藏新政述论 

● 下一篇文章： 清末新疆新政述论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 


